
B! !"#!年 $月 %日

星期五

!"#$%&'&'(()*+,)*+#)*,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姚冬梅

视觉设计：戚黎明 阅读

之旅 （2）
! 梁文薔

湾台
冷眼观察社会民情
我在美国经常在网络上读到大

陆客或在台读书的大陆学生写的文
章，称赞台湾。我在美国多年可能有
不同的看法，我的对比是和 !"#$年
我赴美时的台湾，和 %&年前我返台
时的台湾所作的对比。百闻不如一
见，凡事要亲恭。所以，这次我是怀
了观察的态度回到台湾，冷眼审视
台湾的。
台湾的可爱处不是风景、小吃、

摩天大楼。这些别处也有。可爱的是
台湾的人民。我们常说中国人有劣
根性，我发现台湾人民好像把这个
根给除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奇迹！柏
杨所说的酱缸文化，孙关汉所说的
老昏病，是不是都已无影无踪了？我
不能以一个星期的观察下结论。我
仅将我的所见所闻如实地写下来，
作为一个见证。
首先想说的是揭牌仪式中担任

司仪和服务的女士们，使我想起空
姐。她们端庄大方，穿着灰色剪裁得
体的裙装制服，配以颜色调谐的围
巾，发型是一律往后梳，扎成一个发
髻，不施脂粉。她们一举一动都是恰
到好处，一看就知道是训练有素的。
我事后打听才知道她们都是师大学
生，自由报名参加服务的。我是在台
湾上中学上大学还作了两年助教才
出去读书的。我们那个时代不能想
象大学生有参加这种课外活动服务
社区的机会。
久已闻名的台北捷运（大陆叫

地铁）是此行的必修课。听说捷运是
如何的廉价，方便，有秩序，服务周
到，清洁，不准吃东西喝饮料，连口
香糖也不准嚼。还听说捷运站内没
有广告，只有艺术作品装饰墙壁，也
没有偷窃或诋毁情事等等。我趁友
人陪同之便，搭乘捷运两次，走了不
同的路线。我的经验是这些传说都
非常正确，只是我看到的墙上装饰
是广告，不是艺术家的作品。后来打

听才知道，只有某些捷运站是
没有广告的。所以我们这些旅
客都是瞎子摸象。捷运站车厢
开门处有黄线，乘客都乖乖地站在
线后面，车来时，没有争先恐后，推
挤的乱像。上车后，年轻人自动给我
让座，使我感到很不是滋味，那就是
说我已老态毕露了！专给老人孕妇
病患的特座叫“爱心座”，是深蓝色
的，以资区别。
还有一件事使我惊讶，就是我

走过的街道上没有垃圾，纸屑，果
皮，空瓶。于是我故意到小巷里找垃
圾，以证明台湾不可能没有人乱扔
垃圾，不可能人人有自尊有道德心。
在我勾留台北的这七天内，居然被
我找到了一片碎纸片，我跟孩子大
叫，“快看，这里有一片纸屑！”后来
我问本地人，为何台湾如此干净，他
们告诉我，每家店铺或建筑前的地
面上如果有垃圾就要被罚款！
我居住的美国西雅图，是有名

的美丽之都。我的居住地带不是贫
民窟，是中等住宅区。我的周围街道
经常有垃圾，还有墙上的 '()**+,+

（以喷漆胡乱涂鸦）多到无以复加。
因此我也费心去找 '()**+,+，七天之
内一个也没有找到。却看到了一垛
墙上有很奇怪的东西，是我从来没
有看到过的。于是我马上拍照记录。
这片墙上有很多小口袋，每个小口
袋里有些土壤和一颗小花草。看上
去也不是很美观，但是猜不出为何
要种花在墙上。我只好求教于本地
人，才知道当局规定，举凡动工破坏
市容者，必须采取措施，美化工地的
乱象。后来，我就注意到在马路中间

安全岛上动工
之处，也有悬挂
着的小花草。
一天，我要

到区公所办事，
走入一个近似

银行的门面。一进门迎面而来的是
一位笑容可掬穿着红背心的义工，
问我是否需要帮助。他替我拿了号
码，请我到宽敞舒适的桌椅前落座。
大厅很大，散摆着许多圆桌和椅子，
好似咖啡冷饮店。他知道了我的需
要，告诉我到哪里去拿表格，过了一
下，他又过来打个招呼，别以为他是
在赚小费，台湾是不准给小费的。
计程车司机，饭店服务员，全都不
收小费。轮到我的号码时，听到声
音也看到灯牌，叫我到几号柜台前
办事。柜台很矮，我坐在椅子上，和
办事人员很愉快地，“平起平坐”地
完成了一切手续。另一天，我要到另
外一个区公所办事，大致情况相似，
只是多了敬茶一项服务！
我这辈子还没有和中国的公家

机关办事有过这样的经验，于是我
特为调查其他公家机关，走入了一
个邮政局一看究竟。哇！邮政局有
好多椅子啊！好像也有义工，不要
排队，拿了号码就请坐。等到呼叫
你的号码时就到几号柜台办事，
柜台也不高。我勾留了片刻，翻看
了许多免费自由取用的资料，满怀
敬意地离开了。
公家如此，民营事业是怎样的

呢？莫不成要请我喝咖啡？一天，在
路上走，我的儿子突然问我哪里可
以找到理发馆，这可难倒我了。我在
台湾如外星人，除了会说话以外，一
无所知。于是灵机一动，立刻走入一
家银行，向迎接我的一位先生满怀

歉意地说，我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有
个怪问题请教。我说儿子要理发，不
知附近有无理发馆。他马上说如此
这般就可以找到师大男生宿舍地
下室中的理发馆，比外面便宜，谁
都可以去。我说怕找不到，他就跟
我们走出银行，带领了我们一程，
才回去，还告诉我他自己就是去那
里理发，很满意。没想到银行职员还
有这样的咨询服务！
这次回台还有一项必须做的事

就是造访我的母校北一女，现在名
称是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
我去时正是周日，校门紧闭。我只好
站在校门外面照相留念。回到家中
把相片放大看时，才注意到校门上
方 有 电 子 活 动 布 告 板（(-).-(
/0)(.1。上书红字“"转 !23%鼓励检
举贪渎”。我若当时注意到这条活动
布告板，一定会多看一下，到底检举
电话多少号，或者还有什么其他字
样会出现。这样的红色活动布告在
一个公立学校的大门上不停地显
现，它意味着什么？耐人寻思。
又一天，我的家人游罢归来，我

问我的洋儿媳有何见闻。她说看到
一桩很可笑的事。在马路交叉口有
斑马线的地方，一位妇人看左右无
车，在红灯时过街，走到一半，就有
一位穿制服的警察拿着一根小棒
子，在她的背上轻敲了一下，命令她
走回去。这位妇人在众目睽睽之下，
极为狼狈地走回，大失颜面。

以上是我在短短的七天内对
现代台湾（限于台北）所作的一些
观察，当然不足论断，不过大概也
可算对台湾人民的素养和法制的
精神窥见一斑，并可看出当局与人
民之间的关系。
此行还有个人的收获，我有缘

重新拜见了 3&年前义务教我裱画
的老师文墨轩裱画店老板萧清兴先
生。他不但义务传授给我他的技术，
还费心代我采购需用工具和材料，
供我带回美国。我近年来因与画友
研讨国画，有裱画的需要，就找出当
年的笔记，编成讲义发给画友，并示
范裱画手艺。因此有了拜访萧老板
的动机。但是那条街已景物全非，找
不到文墨轩了。我只得进入一家画
廊，打听从前文墨轩萧清兴的下落。
没想到那人说，“啊！萧老板啊，他就
在那边，不过他已经很老啦！不知道
你是否能找到他，可能找到的是他
的儿子啦！”我问，“他有多老啦？”那
人说，“有六十啦！”我想六十就是很
老了，那我怎么办？我匆匆跑到那边
找到了文墨轩，进去一看，没有裱画
台了，店里全是西画。店后面书桌背
后坐着一位先生在看报，我一看就
认出他来了。我迎上去，喊他萧老
板！他抬头一看我，立刻笑容满面，
叫我梁小姐！再过了几秒钟，他说，
“你就是梁文蔷！”我实在服了！他的
记忆力太惊人了。我向他表示感激，
并拍照留念。他用台湾国语说，“你
这个人很念旧啊！”我对他说 3&年
后会再来探望他。两人大笑而别。

更使我惊喜的是研讨会闭幕
时，一位高个子的先生过来与我握
手，他自我介绍说是闻一多的孙子。
使我大吃一惊。这位闻黎明先生原
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的教授，正好在台湾作学术访问。当
时没有时间多谈，只能拍照留念。回
美后，邮件频传，细谈闻、梁两家一
百年前的友谊与沧桑，不胜唏嘘。
此行虽只短短一周，却不虚此

行，颇有收获。回美后我的美国土生
土长的孙女说，“4 )5 678-( 9)88:

,0 /- ) ;9+<-6-！”=我特高兴是个
中国人！1 这句话代表了她这次台
湾经验的总结。 我希望有一天她
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旅游，也能发出
如是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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